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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又是一年大年夜。
除夕年年有，今岁不寻常。窗

外的雨，淅淅沥沥下着。今年禁放
烟花爆竹，效果相当明显，这个大
年夜安静多了，说明时代在进步，
人们的观念也在进步，千年习俗
也在改变。一年一度的春晚，也
如期上演，观看时，受烟花爆竹
的打扰不多。大年夜能在家享受
这份悠闲，那是拜天所赐。从夏
末开始，一直艳阳朗照，使得这
个冬天寒意全无。将近过年时，
又连来了几场及时雨，对我们公
路人来说，春节期间，我们既不
要去铲雪除冰，也不用去森林防
火，春运保畅通的任务出乎意料
地变得如此轻松。

坐在电视机前，春晚其实一点
儿也没看进去，满脑子里想的都是
武汉出现的那个猖狂的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这几天它露出了尖牙利
爪，威胁着同胞的生命。每天感染
病的人数在攀升，传染的范围在扩
大，给这个快乐祥和的新春佳节添
了堵。我们没有退路，只能勇敢地
应对。武汉主动封城了，那是为了
将传染源尽可能控制在自己的地盘
上，也可以说是武汉在为全国做贡
献，我们应该感谢武汉，支持武
汉，与武汉同在。同样在这祥和的
大年夜，全国还有多少医务工作
者，放弃了与亲人团聚的机会，主
动请缨，逆向而行，从四面八方开
赴武汉，冒着风险，与死神抢时
间，比速度，挽救那些重症患者。
刚刚，在视频上看到了上海第二军
医大学的150人医疗专家小组，大
年夜冒着大雨乘包机奔赴武汉前
线。画面确实感人，危难时刻，他
们才是民族的脊梁，我们能够坐在
家里乐享天伦，那是因为有他们在
负重前行。

人在大自然前还是十分渺小
的，天生万物，互为依存，才能各
得其所，共畅天机。人只是生态链
中的一环，正确认识自己，是必要
的；正确对待自然，更为必要。在
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冠状病毒这
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玩意，就能
把祥和的春节搅和成这样。非典过
后，我们已信心满满，都认为冠状
病毒这个妖魔已经被我们降服，收
进了吸风瓶中。十七年后的今天，
还是冠状病毒，在暗处翻新了个花
样，依然掀起滔天巨浪，搅得天下
不安。试想，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尊
重其他生命，不妄贪口舌之福，不
滥捕滥杀，可能就不会有这场厄
难。从这点看，这确实有点像种因
得果的报应，当人们野蛮地享受野
生动物美味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自
饮毒鸩，最终自食其果。幸好人是
万物之灵，疫情出现后，短短几天
就揪出了冠状病毒这个元凶，并立
马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一场抗击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也立马在全
国范围打响。

这次疫魔在武汉这座九省通衢
的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发难，又
发生在人员流动非常大的春节期
间，对我们这个十四亿人口的东
方大国来说，确实是一场严峻考
验。但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我
们中华民族向来百折不挠，越是
大敌当前，越能奋勇向前，万众
一心，共赴危艰。艰难困苦，玉
汝于成，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
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把一
个风雨飘零的旧中国建成了活力四
射的新中国。

想到这里，我坚信，新型冠状
病毒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万众一
心，就一定能很快结束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争，并取得彻底胜利。

大年夜随想

王族友

去岳父家，大多是在春节。第
一次去，是新女婿。年三十，下午
三点了，年饭还没影子，我有点奇
怪：这是啥风俗啊？我老家那边一
般中午十二点左右就开始吃年饭
了，性子急的人家下午一点的时候
差不多吃完了。转到厨房，见岳
父、岳母和两个小姨子忙忙碌碌，
我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便担着
水桶去门前的河汊挑水，水担回
来的时候，对门的三婶正好瞥
见，笑吟吟地说：“大姐夫还真像
个做事的样子嘛！”我吭哧吭哧
的，还要对她做出笑容，实在是
有点吃力。岳父见我把水挑进厨
房，提着嗓门说：“哪要你挑的
哟，你喝喝茶，我过一会去挑！”
我没吭声，担着桶又往河汊去，
我要是真是把水桶放下来坐着喝
茶，岳父大人说不定会想：这是
个什么怪女婿啊！

水缸装满了，我可以理直气壮
地坐着喝茶，顺便吃了几块桌子上
的花生糖、芝麻糖，这两种东西比
我老家的差多了——我老家的花生
糖是名副其实的花生糖，除了点儿
糖稀，裹的都是花生米，但这里
的花生糖只有几粒花生米，掺杂
着太多的炒米，芝麻糖也是“水
货”，照样有很多炒米。好在岳母
很快就端来了面条让我打尖，大
蓝边碗盛的，没几根面条，却赫
然卧着一根系了红丝线的鸡大
腿，还有五香蛋。

天黑了下来，岳父炸响了几串
鞭炮，年夜饭正式开始，我被让到
四方桌靠东的首席上。我推辞几
下，最终还是被岳母拉着坐下了。
桌子的上方坐着岳父、岳母，妻子
的奶奶坐在上方的最中间，老人家
已经 80 多岁了，还能喝酒，头脑
也十分清楚。大概是有我这个新人
加入的原因，岳父本来话就少，此
时更少了，而我也是初来乍到，不
好贸然发挥插科打诨的特长，桌子
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好在睡在摇窠
里的女儿适时醒了，发出一声嘹亮
的啼哭，妻子赶紧起身去侍弄，岳
父像酒醒了似的，突然说了一句：

“我敬你。”他伸过来的杯子和说出
的“敬”字吓我一跳。我老家那边
长辈从不会“敬”晚辈的，晚辈

“敬”长辈，也只用“陪”这个
词，比如我弟弟会说：“大，我陪
你喝一杯。”“陪”字轻松、随意，
但与“敬”字相比，文化含量显然
差了一个档次。

年饭之后，奶奶要回到大门对
面的小房子里，我拉着她，让她多
坐一会，岳父说，让她回家吧，我
们等一会再过去。过了一会，岳父
开始往奶奶的小屋子里去，岳母、
两个小姨妹、小舅子也跟着，妻子
对我说，我们也去，抱着女儿过去
了。奶奶端坐在屋子中间的一把椅
子上，面前还有只蒲团，我正有些
疑惑，小叔率先跪倒了，双手合
十，额头着地，连磕了三个头，奶

奶从棉袄的内层里摸出一个红包递
给他，小叔起身，笑眯眯地接过红
包。其他人依次效仿，也都分别得
了一个红包。

我们这一家子磕完了之后，三
叔、四叔家的人都来了，我们赶紧
撤。回到家里一看，奶奶给的钱包
居然是19块6毛5分，我问岳母是
啥意思，她道：“零钱是子孙钱
嘛！多子多孙啊！”岳母说完，又
朝我岳父叫了一声：“老头子，发
压岁钱！”岳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
一沓子红包，一个一个发，我们家
得了三个，每一个里面照样有几毛
几分的“子孙钱”。

年初一，我和妻子分别给住在
同村的三叔、四叔拜年，又去给村
西头的二伯伯家拜年。二伯伯和我
岳父是堂兄弟，但年龄比我岳父要
大近十岁，他和二儿子住在一起。
老人家也曾是做教师的，性格极为
开朗、乐观，退休后大半时间四处
走访亲友、学生，不出门的时候，
就在房间里写诗，在方格作业本上
写，见了我，拿出一沓子古体诗，
让我点评，我哪懂古体诗啊？翻来
覆去地看，只能说写得好，老人家
眯眯笑，显然很开心。

年初二开始，三叔、四叔和二
伯伯家陆续请客了。先在三叔家
吃，我照样被安排在四方桌靠东
的首席，我这才知道那是属于新女
婿的“专座”，别的人谁也坐不
得。酒席之前是早茶，象征性地吃
点糕点、五香蛋，然后开始上酒。
才九点多啊，怎么就喝酒了呢？好
在我酒量有点大，心里不怕。酒斟
进杯里，三婶端过来一只碗，把里
面的一根系着红丝线的鸡大腿夹到
我的碗里，我要推辞，她道：“是
给新姑爷吃的。”

妻子家的亲戚多，去每一家
拜年，我都吃了鸡大腿，系着红
丝线的。妻子的堂哥们都无一例
外地称我“大姑大大 （姑父） ”，
那是他们按照家里孩子的身份称
呼的，隐隐里有着谦敬。这也是
文化吧。

我吃了若干年鸡大腿之后，两
个小姨妹、小舅子和妻的堂弟、堂
妹们陆续成了家，我沾妻子的光，
又成了她们老公和老婆的大姐夫。
拜年时，我这个老女婿和新姑爷们
一道上门，三叔、四叔和二伯伯家
的鸡大腿不够用了，他们也不再跟
我客气，把仅有的几根鸡大腿给了
更“新”的女婿，不过四方桌靠东
的首席一直是我这个大女婿的专
座。四叔家请客时，他一趟一趟跑
过来，看我还在躺着，终于憋不
住，开始调侃：“老女婿了，想睡
到几点就几点嘛！”

现在，我是更老的女婿了，晚
辈中，有更多的人叫我“大姑大
大”，还有人叫我“姑爹爹”——
我成了爷爷辈了，长辈中，奶奶、
二伯伯、四婶、小叔叔已不在人
世，过年时只能想念他们。

新女婿，老女婿

雪柏

旭日升 张成林 摄


